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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的一天下午，北京301医
院的病房里来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者。
护士长亲自把他送进病房，用十分尊敬的
口吻向护士和病友们介绍说，这位老同志
是电影《大决战》的编剧王军先生，因为他
治疗的病区现在没有床位，先在我们这里
住下，做前期观察和治疗准备。他被安排
在我的临床，我用崇敬的目光端详着王军
先生，只见他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清
癯的面颊上戴着一副眼镜，透着一种军人
的气度和学者的儒雅，宽宽的脸庞上布满
着岁月的沧桑。

安顿好以后，王老就在病床上看着我
们两位同室的病友，问我们是哪里人。当
听说我是烟台人时，他眼睛一亮，说：“我
是烟台莱州人。”见到老乡，王老谈兴骤
起、谈锋颇健，一连几天，我俩聊烟台的自

然风貌、风土人情，聊故朋老友、社会发
展，信马由缰、海阔天空，有时聊到晚上睡
觉时还意犹未尽。尤其是我，仿佛在享受
着一席营养丰富、色彩斑斓的精神大餐。

王老说他时年85岁，1929年11月出
生，是莱州朱由人。他16岁时，听到当时
胶东公署招生，就和同乡几个伙伴步行
400多里路到栖霞桃村应考。经过考试
他进入了交通学校，进行电报、电话专业
学习。学习才刚刚进行了短短几个月，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就提前毕
业了。王老被分到胶东13纵队，成了一
名解放军战士，从此走上了军旅生涯。
王老当过电话兵、文书、副指导员，随着
这支英雄的部队战潍县、打济南，一路南
下一直打到福建，13纵队后编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31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在福

州战役和漳厦金战役中屡建战功，成为福
建前线的钢铁雄师，一直镇守在祖国的东
南沿海。

王老因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发表
了不少作品，在文艺汇演中获得奖励，先
被调到文工团当创作员，后来任福州军区
创作室主任，1955年调入八一制片厂任
编剧。他创作过《海滨激战》《海鹰》《海上
侦察兵》等影视、话剧剧本，为《严惩蒋贼
军》等纪录片撰写过解说词，发表过诗和
歌词，其中的《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
台湾》一度被广泛演唱，并被选入大型音
乐史诗《东方红》。他还发表过长、短篇小
说及散文多篇。与他人联合创作的战争
历史巨制《大决战》，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
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

有一天，王老给我打电话，
可能是思乡情深，问起他家乡莱
州朱由镇的情况。我真说不上
来，就跟王老说：“我找个人跟您
说。”我就请莱州市政协文史委
的王雪梅主任给王老去了个电
话。王主任告诉我：“和王老通
了个电话，详细说了家乡的情
况，讲了半个多小时，他很高
兴。”王主任还把我写王老的那
篇文章刊登在《莱州文史》上。

后来，王老的身体不便，常
坐在轮椅上。2017年3月的一
天，王老给我来电话，说烟台张
裕公司的历史是个写大电视剧、
好电视剧的好材料。从构思到
细节，从人物到剧情，他都谈了
很详细的意见，并说他可以联系
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我听了
一段时间，想起应该录下来，就
点下录音键，录下了珍贵的27分
钟。遵照王老的意思，我把他的
想法转达给了张裕博物馆的领
导同志，他对王老非常感佩。就
在三个月后的6月2日，王老与
世长辞，享年88岁。

王老去世以后，他的家人给
我捎来《王军剧作选》《时代巨
人传奇》厚厚的两本精装书，共
近 100 万字。书中除了《大决
战》《一 代 英 豪·周 恩 来 在
1927》《张闻天悲喜剧》《血花·
陈赓历险记》等作品外，还有他
的简历、作品一览以及珍贵的
照片。我对王老有了更加深入、
完整的认识。

他1946年参军以后，荣立
二等功1次、三等功7次，并光荣
入党。在战斗间隙他坚持业余
写作，1946年首次在胶东军区
《进军报》发表枪杆诗《火线电话
兵》，首部“兵写兵、兵演兵”的广
场歌舞剧本《一条海底线》参加
了1950年华东军区第一届文艺
汇演，以后他就成为部队专业创
作人员。在1956年全国第一届
话剧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中，王
军等7人被称为“朝气蓬勃有才
能的青年作者”。后来，王老成
为了专业作家，在40多年的创
作生涯中，共创作了《海滨激战》
《一个侦察兵》等戏剧文学剧本5
部；《大决战》《海鹰》等影视文学
作品7部；《移山填海》《伟大的战
略决战》等长纪录片解说词50
余本、18万多字；《一定要把胜利
的旗帜插上台湾》《渔家歌声》等
歌词10余首；《陈赓大将》《地瓜
搬》等长短篇小说和散文、文艺
通讯若干部。

我与王老从一次邂逅到逐
步深入交往，虽然只有短短的三
年多时间，却受教颇多，成了我
人生中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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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学校教美
术，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女儿办企
业也颇有建树。儿女和儿媳妇很孝顺，虽
然为他请了24小时的护工，但每天都来
看他，说起话来和风细雨。说到王老的夫
人，他们两人是战友和伴侣，情深意笃。
几年前夫人去世了，现在谈起她来，王老
伤心的样子仍让人动容。

说起人生，王老的经历也曾遇到坎坎
坷坷。“文化大革命”时期电影界受到极
大的冲击。王老离休前，组织安排让他
担任电视剧《张闻天》的编剧。王老调
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对老红军、张闻
天夫人刘英大姐进行了18次采访。刘
英大姐说到动情时，泪流满面。虽然电
视剧因条件不成熟，没能开拍，但王老为
后人留下了一部无比珍贵的历史作品。
每当谈到这些经历的时候，虽然事事风
云激荡，但他神态自若、举重若轻，有一
种闲看花开花落的淡定潇洒，让我颇受
教益。

王老说：“我现在眼睛不好，就是想写

个自传，把自己写的几部电影的前前后后
写出来，留给后人，看来不能实现了。”后
来，王老要转到新病区，我俩恋恋不舍地
告别。

回到烟台以后，我们俩就觉得还有许
多话没说完，不是他给我打电话，就是我
给他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家乡的发展、国
家的进步，还有退休后的生活。他住在北
京总政干休所，和田华等军旅老艺术家是
邻居，他们经常相聚在树荫之下、花坛之
畔。电话中，他还讲了一些他们之间的趣
事。我把与王老交谈的内容写了一篇文
章《银幕下的将军》，发表在《胶东人物》杂
志上，并把杂志邮给了王老。

有一天我刷小视频，看到上世纪50
年代，开国将军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一定
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当听到报幕
员说到“词作者王军”时，我心里一阵激
动。“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北京城发
出了庄严的号召，听全国人民的钢铁誓
言，一定要，一定要解放台湾。”旋律雄壮、
语言铿锵，让人觉得气势如千军万马、排

山倒海。听完后，我激动地与王老通了个
电话，说了我的感想。

王老听后，娓娓道来这首歌曲的创作
过程。那是1954年，他在福建厦门前线
体验生活，目睹海防前线广大军民冒着酷
暑进行着战斗动员和紧张战备，“九三炮
战”打响后，前线的氛围激起了他的创作
激情。在前线的战壕里，他与军旅作曲家
晓河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厦门日报》
《福州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先后
发表了这首歌曲，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
中央和各省市广播电台普遍录播，在广
大军民中广泛流传。福州部队文工团在
开展火线文艺工作的活动中演唱了这首
歌曲；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将军合
唱团演唱了这首歌曲；大型历史舞蹈史
诗《东方红》中也有千人大合唱《一定要
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总政歌舞团出
国访问演出，将这首歌唱到国外，引起了
强烈反响。王老还给我讲了他在福建前
线体验生活时，同炮兵伪装阵地、炮击蒋
军兵舰和欢庆击沉敌舰的情景。

与王老聊天，不能不谈《大决战》。为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拍电影，是老一辈革
命家和军事家一直萦绕在心的情结和夙
愿，中央的一些老同志给予了亲切关怀和
大力支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
对影片十分重视，多次召见主创人员并
参加座谈。参加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
役的各野战军都派出一名顾问，第二野
战军为杨振宇（时任二野参谋处长，后为
海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为张震（时
任三野参谋长，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第四野战军为苏静（时任四野作战处长，
后为总参军务部副部长）。王老也是三
野的老兵，历史的情感、现实的责任，让
王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本的创作
中。历史题材的作品，无论是什么文艺
形式，都要忠于历史的真实，这是每一个
剧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可波澜壮
阔的“三大战役”所形成的资料浩若瀚
海，战役的亲历者成千上万，工作量之巨
大可想而知。王老他们直接查阅史料几

十万字，走访了众多当年战争的亲历者，
实地考察了战场遗址，了解了大量真实
的细节。例如：二野、三野的老领导回
顾，在淮海战役歼灭装备精良的黄维兵
团后，战场上留下了大量战利品，中央军
委命令：“三野立即到达新的集结地，不
准打扫战场，战场由二野打扫。”我听到
这里，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有党中央的
英明领导、兄弟野战军首长的高风亮节
和广大指战员的深情厚谊，这样的军队
怎么能不所向披靡！

说起剧本的执笔创作阶段，王老高兴
地说：“（剧本）是在咱们烟台的养马岛完
成的。”自从到了养马岛住下，王老他们就
受到老解放区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时任
牟平县委书记谢玉堂每周必来几次，生活
上的事无微不至，工作上的事有求必应。
写作班子在牟平养马岛一写就是7个多
月，具有史诗意义的《大决战》剧本就是在
这里竣稿的。几天来，我发现每当说起家
乡的时候，王老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家

乡山山水水的深切眷恋，对故乡亲朋好友
的深切思念。

当我向王老介绍烟台正在大力开展
胶东红色文化建设时，王老说，烟台有丰
厚的红色文化宝藏，信手拈来，比比皆
是。就拿开国上将许世友在胶东的传奇
故事来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还有传奇
英雄“乔八爷”（乔明志）的故事在老解放
区广为流传。王老曾经搜集到这样一段
故事：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公署一个有一
定级别的干部叛变投敌，跑到了烟台。
许世友十分震怒，命令侦查队长乔明志
火速赶往烟台，将其捉拿归案。乔明志
接到命令，马不停蹄进了烟台，在叛徒尚
未与敌人接上头时，就在一个旅馆将其
擒获，拿住叛徒的琵琶骨将其押回解放
区，那气概、那胆略，真有点“关公温酒斩
华雄”的味道。我想，烟台确实是红色文
化的宝藏之地，然而像王老这样见多识
广、有丰富红色文化积淀的长者，不也是
亟待挖掘的红色文化宝库吗？

近年来，全国各电视台多次播放反映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影片《大决战》。每当看到那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
我就不由得想起与《大决战》编剧王军相遇、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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